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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乐水
学生记者 刘昱  俞慧峰

三峡工程

清华大学水利系系馆的门口，伫立着一座名为“智者乐

水，仁者乐山”的雕塑。作为水利水电工程系 50 周年系庆的

贺礼，她浓缩了新时期治水思想和理念，包含“睿智流畅”

的人文品格，成为了激励水利学子求学立业的格言与准则。

上善若水，以水为业的人是令人敬佩的；天地玄黄，宇

宙洪荒，几条大河冲开了人类的文明史，黄河、长江源远流长，

成为中华民族承传的基因。

上善若水，以水为业的人是自豪的；大禹治水，从河洛

至江湖，茫茫禹迹，化为九州，水利人是龙的传人，更是禹

的传人。

上善若水，以水为业的人是值得骄傲的；水利大业，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数千年来，治水的篇章惊天地泣鬼神，

浓墨重彩，书于史册。

在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史上，清华水利人功勋卓著，在祖

国无数的大江大河上，留下了他们睿智而敬业的身影。“眼

前是滚滚的江水，身后大坝灯火辉煌”，从北京的生命线密

云水库，到治黄先锋小浪底，再到如奇迹般的三峡工程，一

代又一代的水利人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仆后继地将自己

的青春与热血洒在中华大地上。

密云水库，真刀真枪做毕设
刚刚过去的 2010 年，密云水库度过了它 50 岁的生日。

这座建成于 1960 年的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包括 2 座主坝、

5 座副坝、3 座开敞式溢洪道等共 19 座建筑物，总库容 44

亿立方米，为潮白河下游防洪、灌溉，缓解首都北京供水紧

张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根据史书记载，潮河因其“水性猛，时作响如潮”而得名；

白河则因“两岸沙白，寸草不生”而得名。密云水库所在地

潮白河常有水灾。为防治潮白河水害，早在 1929 年，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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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水利委员会就曾有过在潮白河上建库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政务院的领导下，水利和地质部门

即着手进行在潮白河上修建水库的规划工作。1958 年 3 月，

在全国和北京市水利化高潮的推动下，密云水库地质勘探工

作开始进行。1958 年 6 月 26 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前往规

划中的密云水库坝址勘察，6 月底，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

于1958年着手修建密云水库的决定，较原规划提前了近10年。

密云水库的修建过程中，清华大学发挥了重大作用，这

已经成为了一代清华水利人共有的记忆。设计组以清华大学

张光斗教授为首，全体水利系师生参与设计及建设工作，并

有电机、建筑、土木系协助。参加设计的师生总计 100 多人，

参加其他工作的学生人数超过 200 人。那时候清华水利系正

式成立不到 10 年，通过密云水库修建这一契机，水利系从科

研到实践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水利人的许多精神

气质也在那时形成，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提到密云水库，不能不提张光斗教授。他在设计中大胆

创新，采用了大面积深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高土坝薄

粘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革新技术，这些技术措施

在当时的国内均属首创。一年拦洪，两年建成，这在世界水

利工程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建成后，周恩来总理高兴地赞誉

密云水库是“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

水库设计是清华大学贯彻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方针的具体实践，也是水利系学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

的产物。1958 年 3 月，水库的设计开始，6~10 月间，师生们

陆续进驻水库工地，进行现场设计，到 11 月底扩大初步设计

工作基本技术。学生们的毕业设计真正在实践中发挥出了作

用，密云水库成了许多水利人的第一座水利工程，为他们之

后在事业上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在设计过程中，师生们紧密

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与施工单位密切配合，反复修改

周恩来指导密云水库建设 密云水库

设计，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然而施工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中关于白河大

坝的导流廊道问题存有争议，张光斗认为抽调钢筋后会造成

不安全因素，没有同意抽掉钢筋，但是在施工的时候，总指

挥部的一些人还是把钢筋抽掉了。对此张光斗据理力争：“你

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是真正的服从党的领导！”

后来，汛期时候为了水库安全，甚至挖掉了副坝保证安全，

才得以度过。

“一条残留的钢筋头会毁掉整条泄洪道”，这个失败的

工程案例，张光斗从上世纪一直讲到今天，理论与工程实践

相结合是他教育理念的灵魂。无论何时，他始终把水利人的

责任摆在第一位。他常说：“在工程细节上 1％的缺陷，可

以带来 100％的失败，而水利工程的失败最后导致的将是灾

难与灾害。因而，水利工程师对国家和人民负有更大的责任。”

许多学生回忆起他说得最动感情的一句话是：“做一个好的

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这已

成为几代学生的座右铭，使他们不仅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不断

进取，更使他们在人格上顶天立地、为民谋利。

密云水库的修建，也磨练了清华水利人的意志。水库虽

然距清华不算远，但经常往返，也很奔波。时任水利系教研

组教师的梅祖彦回忆道：“我们从学校乘公共汽车到新街口，

换乘无轨电车到北京站，跑着买票上车，坐 2 小时后到小唐

庄站下车，搭工地小火车到溪翁庄（离大坝最近的村子），

到达白河设代组总共得 5~6 小时。偶尔小火车不开，要步行

则再加 2 小时。1959 年秋季我在学校有两门课，但每周还要

跑潮河一次，多则两次。从密云县到潮河工地也有一条小火

车线，但也常不开，遇此情况时下车后需步行上山，翻过两

道山梁，才能到潮河设代组，走路快时 3 小时，慢时还要更多，

到达时棉衣里面都已湿透。那时白天长途奔波，晚上画图直

智者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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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深夜。”大跃进时期的“艰苦奋斗”磨练，给师生们

留下的体会实在太深了。肯吃苦，敢于深入第一线，成为清

华水利人引以为傲的实干精神。

1959 年 9 月，周总理第七次来密云水库工地，看到两个

主坝都已修建完成，非常高兴。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 1960 年，

密云水库全部建成，开始蓄水，发挥效益。张光斗和他的学

生们也完成了引以为豪的一件人生大事。

密云水库建成后，从根本上消除了潮白河的水害，使其

下游 600 多万亩良田免遭水灾，400 万亩旱地变成水浇田，

新辟河滩荒地 100 万亩。如今，密云水库担负着供应北京、

天津及河北省部分地区工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任务，成为

首都最重要的水源。同时，它还兼具防洪、灌溉、供水、发电、

养殖、旅游等综合职能。

如今的密云水库以山灵水秀、景象万千而吸引游人，

成为京东著名的旅游风景区之一。迎面是巍峨的大坝，登临

坝顶，顿时豁然开朗。烟波浩淼、天水茫茫的湖面，渔船点

点，一眼望不到尽头，库旁的各式建筑，隐现在青山绿水之

中，恰似仙宫琼阁。围绕水库还建成了一条 110 公里长的环

湖公路，沿环湖公路绕行，可以看到整个密云水库犹如一幅

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幅优美画卷的作

者——清华大学的水利人。

张光斗（左二）现场调研

2007 年 4 月 28 日，胡锦涛主席给张光斗写了一封情

真意切的信：

“从一九三七年归国至今，七十年来，先生一直胸

怀祖国，热爱人民，情系山河，为我国的江河治理和水资

源的开发利用栉风沐雨，殚精竭虑，建立了卓越功绩。先

生钟爱教育事业，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默默耕耘，传道

授业，诲人不倦，为祖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培养了众多优秀

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的品德风范山高水长，令人

景仰！”

小浪底，勇挑千钧清华人
“黄河泛滥两千载，淹没开封几座城”。从古至今，黄

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又是一位暴君，黄河水患一直是

中国人民心头的伤痛。而黄河上世纪的几次严重泛滥更是给

我们留下了沉痛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水患成了水利建设的重中之重。

1955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

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随即诞生了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 1955 年黄河规划。这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和宣传热潮。决议规划了

未来黄河治理开发的方针，提出了将在黄河上陆续修建 46 个

梯级电站的宏大设想，而小浪底水利枢纽便是其中之一。

愚公移山的传说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意志与精神，几百年

后，就是在王屋山下，万余名中外水利建设者拼搏、奋战，

硬是挖去了黄河南岸的一座高山，堆成了国内第一的气势雄

伟的土石大坝，拦住了滔滔黄水，建成了中外水利史上密度

最高的地下洞群。小浪底建成后，与三门峡水库联合运用，

可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从 60 年一遇提高到 1000 年一遇；提

高下游 4000 万亩灌区的灌溉保证率；年平均发电量 51 亿度。

在这项被国际水利学界视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最具挑战

性的项目之一的工程中，倾注了几代治黄人的心血，其中就

有几位在技术与管理的岗位上做出卓越贡献的清华人。包括

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副院长、小浪底设计分院院长兼小浪

底设计总工程师林秀山（水利系 1963 届），副设计总工程师

高广淳（水利系 1964 届），小浪底建管局副局长王咸儒（水

利系 1963 届），总工程师曹征齐（水利系 1968 届）等等。

作为设计总工程师的林秀山常常提到一个词：团队。他

说，小浪底这样复杂艰巨的工程，其设计工作不是凭借哪一

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整个过程凝聚了几代人和国内外众

多专家学者的心血和智慧。正是这样一个“清华团队”的出

色表现，创造了小浪底水利工程中一个又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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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浪底地下厂房

林秀山和王咸儒，是同住清华园一个宿舍的“室友”，

1963 年初毕业后，同赴黄委会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初从多

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一同考取出国留学，作为访问学者分

赴加拿大、美国深造，回国后又共同参与小浪底工程。他们

俩从小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林秀山出生山西太原，家乡

的汾河号称“小黄河”，在幼年的记忆中，咆哮的黄河水给

家乡带来的灾难多于希望。报考大学时，在他全部 4 个志愿

中，有 3 个是水利系。1957 年，他被清华大学录取，师从水

利泰斗张光斗。王咸儒则出生于海滨城市青岛，壮阔的海洋，

激起他投身水利的豪情壮志。每当谈起这段经历，他们就会

感叹母校不仅给了他们驾驭小浪底工程的学识基础，而且炼

就了他们健康的体魄、不屈的毅力。他们和同样毕业于清华

的高广淳等几位设计副总工程师及数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地

质勘探人员长年奔波在大河上下、试验室中、设计桌旁，为

每一个方案日夜操劳。

黄河自三门峡以下约 130 千米的河段是黄河中游的最后

一段峡谷，出了这段峡谷，黄河便进入了坦荡的华北平原。

就在这最后一个峡谷出口处的黄河岸边，有一个静谧的小山

村，这个村子就是“小浪底”。小浪底工程的挑战性首先是

由它在黄河治理中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的，其次便是其独特

的水文泥沙问题和复杂的工程地质条件。1987 年对于林秀山

来说，是人生中重要的一年，他被任命为小浪底工程的设计

总工程师，接下了既令他欣喜、也令他忧虑的千钧重担。

小浪底的河床有 70 多米深的砂砾石覆盖层。砂砾石覆

盖层对于做坝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它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地

质基础，极易发生渗漏和地震液化，而未来的小浪底大坝要

坐落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些问题，包括当时国内一些

著名的水利专家都表示怀疑。

防渗墙对于大坝的成功建设和安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必须想方设法解决，在这一点上林秀山他

们别无选择。在林秀山的主持下，小浪底的设计团队经过大

量的论证和科学试验，最终以无可争议的实验结果赢得了国

内外专家对于防渗墙设计的一致认可。最终设计完成的这道

防渗墙长 440 米、厚 1.2 米、深 80 余米，它穿过砂砾石覆盖层，

牢牢坐落在河床基岩上，并向下嵌入基岩 1 至 2 米，向上插

入心墙 12 米，在混凝土防渗墙中堪称中国之最，防渗问题得

到了圆满解决。

中美轮廓设计为解决小浪底的泥沙问题提出了框架性的

解决之道，即所有泄洪排沙建筑物均集中布置在左岸山体内，

这样便可以有效地防止各进水口不被泥沙堵死。但是，集中

布置使得左岸山体的洞群密集如蜂窝，空间极其宝贵。因此

在实施过程中，如果不能将 3 条直径为 15 米的临时导流洞重

复利用，改为永久泄洪洞的话，集中布置的方案根本无法实

施，将使整个工程设计陷于困境。面对黄河的高含沙水流，

如何实现洞内消能是改建成功的关键。这又是一个世界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

林秀山在小浪底竣工验收会上即兴

创作一首诗，借此以抒怀：

少小崇羡别里捷，治黄蓝图撩心弦。

卅年磨砺寻旧梦，廿载沥血铸新篇。

谷峡风劲吹发白，山高石硬炼骨坚。

笑看高坝疏长河，告慰先哲大梦圆！

　　（注：别里捷——前苏联著名小说《远离莫

斯科的地方》中的一位出色的总工程师。）
林秀山

智者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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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黄河小浪底工程的部分清华人

三峡工程，雄姿英发水利人

1917 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建设三

峡工程的设想。1956 年，毛泽东主席在游泳横渡长江后，挥

斥方遒，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的名句。开发三峡早已成为镌刻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一个梦

想。

三峡工程，位于中国重庆市到湖北省宜昌市之间的长江

干流上。大坝位于宜昌市上游不远处的三斗坪，并和下游的

葛洲坝水电站构成梯级电站。三峡水电站 1992 年获得中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1994 年正式动工兴建，2003 年开

始蓄水发电，2009 年全部完工。三峡水电站大坝高程 185 米，

蓄水高程 175 米，水库长 600 多公里，安装 32 台单机容量为

70 万千瓦的水电机组，现为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也是

中国有史以来建设最大型的工程项目。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毫无疑问，三峡

工程的建设者们是当之无愧的今日英雄。清华有多个院系在

三峡工程的建设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水利系是清华大学

参加三峡工程建设的主力军。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为三峡

工程的论证和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张光斗、张仁、

谷兆祺、王树人、周景星、王清友、府仁寿等 7 位教授被三

峡总公司聘为顾问或分专题专家组成员，年逾八旬的张光斗

院士还相继出任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检查组组长、枢纽工程

验收组组长和国家环保局三峡工程生态报告审查组组长。张

光斗先生不顾年高体弱，多次来到三峡施工现场指导工作，

他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影响着一大批水利工作者。还有成功

主持大江截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家柱（水利系 1962 届）。

他长期为三峡工程敬业奉献，体现了清华的优良传统。仅三

峡总公司管理部门就有 70 多位清华校友，他们都是公司各个

方面的骨干。

十多年来，水电系一共承担了与三峡有关的科研项目 50

多项，其中包括坝区泥沙模型实验，永久船闸高边坡稳定、

三峡水库污染控制研究等国家重大基金课题和“八五”攻关

项目，总科研经费累积超过 1500 万元，对三峡工程中环境、

泥沙、船闸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为解决这些

技术难题提供了依据。

在三峡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工作者。

其中，不能不提到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三峡总公司总工程

师张超然（水利系 1965 届）。自 1996 年调到三峡以来，他

一心扑在三峡工程建设工地，为三峡工程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说：“能干三峡工程，是我一生最大的追求。”张超然身

上散发出清华水利人的典型气质：踏实勤奋、敢于负责。

多级孔板消能洞技术，通过在洞内安装多级孔板环，使

水流能量在洞内得到消减。它被称为是使小浪底总体布置走

出困境的希望之路。这种技术当时在国际上没有使用的先例，

用在小浪底如此重要的工程上，又有很多专家提出质疑。

于是，小浪底的设计团队就这一技术以及相关问题做了

大量的实验，针对专家提出的每一个疑虑，他们组织科研院

校反复试验、分析论证。据统计，他们围绕孔板消能洞技术

先后进行的实验就有 100 多项，精益求精、慎之又慎。因为

首次大规模采用了多级孔板消能技术，林秀山领导下的小浪

底设计团队被称为在这个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类似这样大胆创新、谨慎论证的举措还有很多，当问及

林秀山担任设总的体会，他总是用“责任重于泰山，心境如

履薄冰”来描述。他们在 400 余项科学试验及论证研究工作

的基础上，较满意地解决了进口防泥沙淤堵、高速含沙水流、

洞室群围岩稳定、坝基深覆盖处理、多沙河流汛期发电、进

出口高边坡处理等一系列极具挑战性技术难题，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为国家节约投资约 7 亿元。

这批来自清华水利系的当代大禹们，无不把参加小浪底

工程当做毕生引以为傲的事业。王咸儒回忆起在小浪底的往

事，总是充满自豪和兴奋：“我一毕业就到黄河，选择水利

这条道路走到底了，决不后悔。为国家干成一件大实事，心

里觉得踏实。” 曹征齐也壮志雄心地说过：“能挑战这世界

级技术难度的宏伟工程，是多少清华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现在不干，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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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流验收组专家、中国三峡总公司总工程师张超然院士（左）同谭靖夷院士（右二）在截流现场

作为总工程师，张超然到三峡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阅三峡

工程几十年来的技术资料。当时他在葛洲坝宾馆副楼办公，

技术材料堆满了一桌子又一桌子，办公室没有立足之地。张

超然几乎足不出户，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才把浩如烟海的三

峡工程资料初步理出头绪。接下来的事便是熟悉施工现场。

张超然坚持认为搞水电工程，必须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

亲力亲为，才能避免决策失误。有人说作为三峡总公司的总

工程师，他完全可以通过看图纸、听汇报，再进行几次现场

考察。可是张超然觉得：“只要技术上不出差错，什么也不

要计较。”一个星期他总有四五天泡在工地。只要有需要，

再危险的地方他也要爬上去探个究竟。有许多问题，就在现

场得到了解决。

三峡工程规模巨大，综合型项目多，标段复杂，施工组

织设计复杂，建设标准高。作为主抓三峡工程技术与质量工

作的张超然，时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在

每一项重大决策方案提出前，他都要反复考察现场、查看许

多资料。张超然实在不敢对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稍有怠慢。

他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由于长期用脑过度，高度紧张，他的

脑血管硬化，经常头疼，张超然却说：“只要精神不垮，有

病也不怕，没啥了不起。”他牺牲了自己的私情，那时在日

本的女儿分娩在即，急需国内亲人照顾，恰逢三峡总公司准

备组团考察日本，作为总工程师，张超然已在名单之内。而

他却坚决拒绝这种照顾，执意为老伴办理因私出国护照，送

老伴去日本照料女儿。

“既然选择了在三峡，就是要做出奉献，不讲价钱，不

讲荣誉地位，不计较个人得失，踏踏实实做好工作。”没有

任何事情能够取代他对三峡工程的牵挂。像张超然这样把全

部心血献给三峡的清华水利人还有很多，他们的外表毫不起

眼：普通的衣着、朴实的语言、忙碌的身影⋯⋯在三峡工程

的伟大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他们的灵魂却熠熠闪光，他们

是站在时代最前沿的一群，他们掌握征服自然最先进的科学

技术，才能卓越，思维敏捷，肩负重任。他们就像构筑三峡

大坝的一块块基石，以水为业，泽被后代。

正如水利系马吉明教授的诗中所写：

露宿峡谷与山岗，

遍尝神州的风光，

每当修好了电站大坝，

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

前面是滚滚的江水，

后边是灯火辉煌，

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

战斗着奔向前方。

水木清华，水利当先，清华大学迎来她的百年华诞，水

利系也即将迎来她 60 周岁的生日。六十一甲子，更多清华水

利人将继续传承她的精神，从校园走向祖国的山山水水。

智者乐水


